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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两个老人紧紧地搀扶在了一起

马文瑞鼓着掌心里却是一阵难过。多么
好的老人。为革命出生入死，革命成功了，却
依然留在异乡农村，住在红土窑中，自己种地
养活自己。这个耿红军听说一辈子都没有娶
妻成家。直到 !"多岁时，才收养了由榆林地
区来讨饭的几个孤儿和寡母。在陕北，随处
可见这样的老人。他们无论是大革命时期，
还是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奋不顾身地参加或
支持过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他们并不想着坐
什么江山，也不稀罕“一人一个女学生”的传
闻和种种的贪欲诱惑，而是心满意足地留在
了农村，参加土改和合作化，成了农业生产的
骨干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模范社员。每次国家
政策出现偏差，比如搞政治运动，他们都跟着
倒霉遭殃。眼前这些年迈的老人，就是这些
有功而不居功者的代表。从穿着来看，他们
个个生活显然也不富裕，但见到省委领导，只
字不提自己的生活困难，不抱怨任何的政策
缺陷，而是真诚激动地反复表示感谢。
“党和政府对老区人民的亲切慰问，给我

们带来了温暖，增添了力量，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来，尽快地把老区建设好。”年纪较轻、还担
任着南泥湾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刘宝斋代表
“三老”的发言，显然就是大家的心声。

马文瑞听了，却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地
方接待的同志提议“三老”同马书记合影留
念，大家刚刚坐在一起，人群里竟然有人唱起
了歌谣：“#$%&年，南川闹共产，来了个马主
席，斗倒了牛扒皮，成立苏维埃，穷人站起来，
分田分窑闹共产，农会挂了牌……”

唱歌的人，是一个白胡子麻脸的老汉。
他手里拄着拐杖，一边唱着，就来到马文瑞身
边，在人群里寻找着：“听说咱们当年的马主
席回来了，我得看看他呀。”
马文瑞忙站起来问：“老人家，你是谁？”

“我就是当年的赤卫队长，铁匠刘大锤人称刘
麻子嘛。还是马文瑞马主席亲自上门动员我

出来闹革命的嘛。”
马文瑞一下记起来啦，是有个刘麻子

赤卫队队长，当时才三十五六岁力大过
人：“难道你就是打仗不怕死的刘大锤？”

这时候，当年的赤卫队长也认出了
马主席。
两个老人就在那一刻，紧紧地搀扶在

了一起。众人都感动落泪。想不到，一同出生入
死闹革命的人，'&年后竟然又在这里见面了。
“老刘呀，你如今可过得好吗？”“唉，还

过得去，政府每月给 ()块抚恤金，够我孤老
汉一个人吃喝了。”马文瑞听了心里一阵酸
楚，止不住泪水涌出了眼眶。“多好的群众，
多好的人民呀！”在返回延安城的路上，马文
瑞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战争年代参加革
命、支援革命，革命成了功，他们不伸手，不要
地位不争待遇，又都心甘情愿回乡种地、当普
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任何的怨言……”

农历除夕这天，大雪过后陕北气候异常
寒冷。马文瑞冒着严寒驱车先后来到柳林大
队、杨家岭革命旧址和延安大学，看望和慰问
农民群众和师生，向大家拜年。

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春节，德高望重
的老革命马文瑞回到延安，老区人民好客的
热情空前高涨。在杨家岭，毛主席发表《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眼水井旁的老
柳树下，当年给毛主席多次说过书的著名艺
术家韩启祥老人，早早地穿上一身新棉衣，像
农民那样头上挽着一条新白羊肚子毛巾等在
那里。他要给重新披挂上阵的老黄忠说一段
自己新编的书词，代表延安人民欢迎慰问团
来延安。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延安歌舞团的年
轻演员们。他们要演出的节目是《大生产运
动》《南泥湾》，还有《二月里来好风光》。这后
一首民歌，就是产生在马文瑞抗战时期领导
军民大生产的陇东地区。马文瑞在延安时期
就认识韩启祥，听过他的自传体长书《翻身
记》。那可是一部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大作
品。还有他以后创作的《刘巧儿团圆》和《马
锡五断案》，都是讲的陇东的故事。那时候，
韩启祥的创作永远同边区建设事业同步，永
远反映的都是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党的政策、
政府的法令、人民的心声。马文瑞对韩启祥
的创作道路，是十分的推崇，曾经号召陇东的
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以后凡是文艺界的朋
友拜访他，都要讲到韩启祥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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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汪铭最终还是回了家

汪铭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可能光吃
老米饭。”自己早就想好了，去考个商业职校，
一定要跟厨艺什么的有深刻关系。毕业后，手
上有一门独门秘技，去上海滩无论哪个大宾
馆、大饭店做个硬碰硬的厨师，时间长了再做
个总厨，这样的人生一定不错。老爸啊，不知听
多少人说了，在外国，尤其是欧洲，一
个有独门秘技的总厨跟一个德高望
重的教授一样受人尊敬呢。
汪铭不说也就罢了，听了这回

答让汪红旗明显地火冒三丈。刹那
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前妻，一个无情
无义的女人，第一次让这个女人红
杏出墙的不就是一家四星级宾馆的
大菜师傅？想到这里，汪红旗有点恶
从心中来、怒向胆边生的意思，他嗓
门极高地叫道：“侬可以扫垃圾、推
黄鱼车，就是不许去做大菜师傅* ”
汪铭一个发愣，因为从他记事

起，老爸这样大嗓门可以说是绝无
仅有。他无法知晓汪红旗那刻的心
理活动，他也完全不想知道，在这样
的情状下，他只想离开这里，便有一
个夺门而去的姿势。

没有想到老爸汪红旗一把将他抓住，还
恶狠狠地说：“侬到哪里去？去考大菜师傅的
学堂？”
汪铭被老爸这一把抓得十分不爽，火气

从心底猛然窜出：“是又怎么样？”
“啥个叫是又怎么样？侬小赤佬昏脱了，

我养了侬整整 (&年，侬现在竟敢讲这种话，
我勿好好叫收足侬，我就不叫汪红旗。”汪红
旗火冒三丈，他一把拖过汪铭，有硬要他在那
张克罗米椅子上坐下来的意思。

几次推搡，一番纠缠，定然是鬼使神差，
那汪铭看着白色天光下老爸这张饱经风霜的
脸，一股冲天怒火猛地攫住了自己，只听得灵
魂出窍般的一声暴喝：“老头子，你再敢拦我，
我就杀了你* ”说完，他一把推开老爸汪红旗，
拔脚冲出亭子间，噔噔噔从天河里一路杀将
而去，直到那日晖港边上。
现在，在黄浦江边，逐渐地平静下来的汪

铭快速将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在脑袋里过了
一遍，他万分惊诧自己竟然会对老爸说出这
种不是人话的话来？我这是怎么了？发疯了？

发狂了？发神经了？在连连自责中，浓重的愧
疚笼罩住了汪铭心头。
不过，笼罩归笼罩，个性倔强的汪铭却不

会轻易地向老爸低头，即使老爸是他的生命
最爱。
当夕阳收尽它最后一缕光芒后，汪铭离

开了黄浦江边这个堆栈，漫无目的地一路走
去，真正地失去了方向：回家吧，这绝
不可能，至少这个夜晚绝不可能；在外
面过夜吧，又能够去往哪里？倒不是说
没有几个铁杆兄弟，他汪铭人缘向来
不错，身边有的是铁兄铁弟，问题是过
去没有过类似经历，那么，只有去网吧
玩它个一整夜了。
汪铭果然去了老家附近那个叫“嗨

极了”的网吧。他在里面打了四五个钟
头的游戏，天昏地暗地将时间全然忘
记，直到不知是胃袋还是大肠发出一阵
阵叽里咕噜的壮丽声响，这才发觉自己
还没有吃过晚饭，正想着如何应付这个
局面，不料，山寨手机一声响动，原来一
条短信发来，是老爸的，话语不多，简简
单单七个字：阿铭侬好回家了。

汪铭最终还是回了家，因为在接着
的一个小时里，老爸汪红旗给他发了六条短信，
平均十分钟一条，这让汪铭不得不败下阵来，他
就是再拧，也不会拧到与老爸绝情的程度。
进了天河里亭子间，汪铭也不看老爸一

眼，先是胡乱地扒了几口饭，接着气鼓鼓地将
身上衣服胡乱一扒，便爬上那张他们父子俩
睡了多少年的四尺半床的里头，很快便装出
一个沉沉入睡的模样。但其实汪铭毫无睡意，
那个长夜，他不仅清晰地听到了窗外传来的
野猫发情的叫声，还听到了老爸在床的一边
辗转反侧的所有动静，那动静中似乎还含有
老爸极轻微的叹息之声，这让汪铭心头泛起
了一种不忍，但具体不忍着什么他又说不清
楚，正是在这样的感受中，他迷迷糊糊地进入
了梦乡。
三天后，还是在天河里的亭子间，父子俩

又有了一次对话。汪红旗先对汪铭说，他同意
阿铭的选择，我们不考高中了。
汪铭听后，瞬间有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

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他在心中很凶猛地叫
喊着，那一刻他的内心洋溢着如此快乐的情
感———老爸你真好啊！


